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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舍利塔再考察
文  军
鸠摩罗什舍利塔（以下简称舍利塔、罗什塔），据载是为了埋藏鸠摩罗什舌舍利而建造的。现珍藏在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的草堂寺内。

舍利塔目前在草堂寺中所处的方位是坐北朝南。若以塔身为基准叙之，塔身上所雕刻的塔门是南方，塔铭“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所在方位是北方。以下行文中的方位都是按此而来。

舍利塔有八宝塔之称，相传是因为使用了汉白玉、砖青、墨黑、乳黄、淡黄、浅蓝、赭紫、深灰等八种不同的宝石制作的原因。所谓的宝石就是玉石，舍利塔能够保存至今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使用了这些材质。用这八种不同的材质，雕凿了舍利塔的不同部位，分别为方形台基、圆形塔基与须弥山、双重卷云、卷云尾部、塔基顶端单重卷云、塔身、塔檐和塔刹，然后再将这八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舍利塔。组合的痕迹从塔的现状看是水泥的印迹，甚至露出了钢筋，故舍利塔最后一次修复的时间由此可见。

从形制上看，舍利塔属于单层亭阁式塔。从方形台基到刹顶，通高为 2.46 米。前文所记八部分材质所做的不同组合，实际上涵盖在方形台基、塔基、塔身、塔刹四部分之中。以下详述便以此展开。台基虽为方形，而塔基则为圆形，塔身为八面体，塔刹为四面体。

一、方形台基

从外表看似乎是个正方形的台基，但是各边的尺寸却有出入。台基高 23.5 厘米，南部宽 1.69 米，北部宽 1.75 米；东部长 1.69 米，西部长 1.75 米。从现存状况可见，台基石质曾有多处残缺，修复时曾加入青砖垫衬。乍看会认为台基四面均为素面，无任何图案。其实并非如此。在台基上曾有浅浮雕装饰图案，惜已漫漶不见，仔细观察后才可见有雕凿的痕迹，而且与其上圆形塔基底座所雕刻的图案尺寸相同，或为同一类型的题材和表现手法。据寺院住持谛性法师说，此前在做地面时，南面台基前有一个台阶，现在台阶安放在砖石铺就的地面之下，不能看到。

二、塔基

塔基部分是整个舍利塔雕造最为华丽的部分，也是该塔的核心造型所在。使用了圆雕、半浮雕和浅浮雕的表现手法刻画佛教的内容，包括雄伟的须弥山（山中供奉着佛、弟子、佛塔，以及俯首听法的狮子）、七香海，在山峦重叠、水波荡漾的画面里，升腾起朵朵吉祥卷云，卷云之上一座亭阁式的庙宇矗立着，构成庙宇式塔身，庙宇之上是莲瓣形的塔刹（实为刹底）。塔基将整座舍利塔非常流畅地沟通起来，造型极为独特。

塔基为圆形，由座底、须弥山、七香海、卷云座组成。

1、座底

上下皆有棱。上下棱上均有花叶状图案纹饰。在上下棱之间，纹饰较为清晰，现可见到 12 组，每组之间有 4.5—7.5 厘米的间隔。纹饰为减地浮雕，内容基本一致，表现祥云中带翼的神兽（图 4）。祥云均为卷曲状，在神兽之前。神兽的头部直顶祥云，好像在和祥云嬉戏，有时祥云直立着，有时则斜倚着，而神兽时而张着大口，翻卷的鼻子似象鼻；时而嘴又闭着，或者微张着。这样的特点也成为每组纹饰间的区别所在。神兽的姿态都作向前行走状，而且行走的方向是统一朝着塔门所在的方位，即顺时针方向。细长的羽翼从头部一直飘到身体的上方，身体上还有斑点纹饰。

2、须弥山

这是佛教中独有的山脉，高八万四千由旬，山顶居住着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在罗什塔上，山与海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山峰目前完整可见的共有16重，高低错落，采用圆雕的方式完成。但是因为在正北方向塔名正对处的山峰，以及正西方向的山峰是修复的，由于修复后连成了一体，失去了高低错落关系，所以不知此两处山峰原有几重。但是从山峰后面的波涛岩石展示的排列特点来看，波涛岩石总是与其前部的须弥山峰相对应，波涛岩石保存非常完整，现有20个，而在山峰的修复处共有4处波涛岩石相对应，因而也可以由此推断修复处的须弥山峰共有4处，这样，须弥山在制作时也就应该是20座。

须弥山中雕刻着禅定的佛像、弟子像、动物图像和佛塔。这些造像被安排在山下、山间和山顶部，错落有致，交替出现，独具匠心。

从西南方向以逆时针的顺序来看，首先第一组造像是佛与弟子像，佛披双领交衽袈裟，结跏趺坐在岩座上，做禅定印。两位弟子，一个双膝跪拜在佛近前，一个则在稍后的山下侍立着。佛脸部及跪拜弟子头部均已磨平或残缺，因而情态不详。但丝毫不影响整幅画面的生动性。

第二组造像紧接第一组，在侍立的弟子身后山脚下站立着两只的动物，肌肉健壮，样子可爱，温顺，一只大头，双耳直立，双眼圆睁直视前方，另一只头部侧向前者，好像在看着前者说话似的，非常和谐。很可能设计者在表现佛教的护法狮子，在闻听佛法后表现出了极度的温顺情态。

第三组同样是一个动物，似在地上吼叫，因面部残缺，难以确定其属性，但其身体轮廓清晰，右前腿和左后腿支地，左前腿在胸前，较残，手势不清，身后有长尾。

第四组造像被安置在山腰部，是佛与狮子的图像。佛的造型应与第一组基本相同，结跏趺而坐，做禅定印，狮子在佛右侧，非常温顺地匍匐在地。

第五组造像是一个单层亭阁式塔，刹顶阁檐飞翘，塔身似一覆钵矗立在双重台基上，覆钵上开塔门。可惜因为长期的抚摸，刹顶部已经光平，看不出本来的形制，但是飞挑的檐角还是清晰可见的。此塔在雕凿覆钵塔身时吸收了外来佛塔的因素。

第六组造像是另一座与其上佛塔风格相异的亭阁式单层佛塔。此塔呈现出方形特征，方形的底座和方形的塔身，塔檐为屋脊形，塔檐之上是一个宝珠刹顶。中国风格又分外突出。

第七组造像是佛像。佛结跏趺坐，披通肩袈裟，右手做与愿印，左手放置在左膝上。此尊造像的雕凿线条与前两尊佛像所呈现的线条有不同之处，较前两者粗犷，后者手部被特别表现出来，非常大，面部有异族风采，鼻子呈方形，且硕大，眼睛微张。如此可以推测，雕造舍利塔图像的工匠或许不是一个人，可能有非汉地工匠加入。

第八组造像是一个奔跑的动物形象。奔跑的方向是朝着第七组佛像而来。动物身体部分残缺。

在造像山峰间间隔穿插着无造像的山峰。

3、七香海

与须弥山连为一体，波涛平缓的水面被高浮雕在大小、高低相同的20个岩石上，可以称为名副其实的波涛岩石。每组岩石上的波浪都用横向线条表现，水波荡漾的景象被真切地刻画出来。各波涛岩石间以弧形的连接，更突出了水波流动的韵律。

4、卷云台座

位于波涛岩石之上。台座共有三重，以高浮雕的方式展现。第一、二重卷云相隔较近，且体积较小，其上以云尾纹饰雕凿的高束腰，突出了两重卷云的大小和造型的区别。每重卷云都为12朵，造型基本相同，云头好似如意，又似灵芝，云尾修长，飘逸、曲折。最下一重较小，第二重稍大。此两重交错雕刻，穿插的感觉很强烈，而且云头造型不固定，三头、四头的随意性较强。第三重最大，承托着塔身，云头造型都是一致的两头，较为规整。在东南方的卷云中，刻着一个繁体“东”字，其他部位不见有关于方位的铭文。难以确定是何时、何人所为。

三、塔身

由八面体的塔身和房屋状的塔檐组成，呈墨黑色。

1、塔身

塔身，共有八面，每面均被分隔为四部分来雕造，但由于纹饰的不同各部分所占面积是不同的，中间的面积较大，上部次之，底部面积最小，都是素面长方形区域。其中雕刻着直棱窗子（棂窗）的三个面，上下均有阑额，阑额内多为素面，仅在西侧一阑额底部的三个方块中分别刻有繁体“孙阳来”三个字。但从日人20世纪初期的记述中不见由此记载，推测应为现代人所为，意为孙阳到此一游。上述“王”字应与此表达同样的意思。

南面雕刻着塔门（板门），塔门上是四排乳钉纹饰，每排共有六个。在第二批乳钉间还有长锁一把横在其上。北面雕刻着塔名，即“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13个字，从右向左，从上而下，分为两列。

东北一面还雕刻了一个长篇铭文，据足立喜六研究题刻者为宋人，内容是：

鸠摩罗什之舍利塔，权邦彦侍口口口亲来礼而作偈言。丁酉中秋晦。

大士入东土，姚秦喜服膺。

当年罗八俊，尽是诘三乘。

翻译明佛旨，圆通并祖灯。

如何生别派（三点水+爪），南北强分明。
铭文亦从右向左，从上而下。

从塔门开始，逆时针方向，可将塔身八面作顺序排列，即塔门面—棂窗—权邦彦铭文面—棂窗—塔名面—棂窗—阑额素面—棂窗（有“孙阳来”铭文）。可以说，该塔的主要信息都在塔身上了。

2、塔檐

塔檐，在塔身之上，呈四面屋脊形。各檐角均有穿孔，应为系铃铛所用。沿塔檐底部四面都有线刻飞天图像，而且飞天均为两个。西面的两个飞天脸向左侧，向着南面飞翔，飞天双手中都托着一个果盘，头部装饰着高高的花蔓，胸前佩戴着项链，右臂上均有臂钏。东侧的飞天也是同样的装束和姿态，只是飞翔的方向是向着北方的。东西两个方向的飞天之所以飞翔的方向不同，是为了营造一种向前流动的景象。南北两面的飞天造型与东西相同，但是二组飞天却都是相对而飞的，南面的一组在门扉之上，分别用左右手捧着果盘；北面的一组飞天在塔名的上方，两者共同托着一个果盘。从造型上，很容易将东西和南北两组飞天各归为一组，东西飞天的身姿刻画较少，而南北一组则刻画较多，并都露出了丰满的腹部和大腿部。这类托果盘的飞天，应为飞天中的“供养天”。

四、塔刹——赭紫

塔刹部分是组合而成的，由刹座和其上的刹顶组成。

刹座共四面，为双层素面台座，其上承托出莲瓣形花叶，非常大气。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看来，刹座四面的莲瓣花叶都是三个，而且两侧的稍大，中间的略小。在大小花叶相接处，还雕刻出卷云纹饰。刹座底部有墨书，有的漫漶，有的较为清晰，其中可读的是“夏子欣恭谒”一句，应为现代人所写。

刹顶是一个青砂石雕造的圆形台座，最底层是镂空的棱格纹饰，其上为八面体的束腰，再上是弦弧纹饰托起的仰莲台座，仰莲之上是卷云纹饰的宝珠，但与塔下之卷云风格不同。在刹顶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的孔，估计其上应有其他的部件插入此孔中。从风格上看，刹顶与整座宝塔并非同一时代，推测应为后放置上去的。而且放置的时间应在 20 世纪的某个时候。在日人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研究》中仍记载了二十世纪初期塔刹的情况，他说：“……盖（指塔檐——笔者）上有三层宝珠，极为精致巧妙。历经千余年，未受到风雨侵蚀及战乱的损伤，完整如新，十分珍贵。”此后，三重宝珠丢失，因而便以此砂石台座来充当刹顶。由此也可以说，如果有机会对刹顶进行复原的话，可以推定为是三层宝珠的造型。

五、总结

第一， 舍利塔是精心设计的。

舍利塔的制作是一气呵成，整座舍利塔透露着富丽而雄壮的气势，直接的感官冲击是：须弥山、海水、卷云纹饰，以及飞挑的塔檐、直棱门窗、阑额表现的塔身，莲瓣形的刹座。将繁盛的雕饰放置在塔基部位，显得厚重、稳当，以便担当承托塔身的作用。塔身则采用简洁的浅浮雕手法，雕刻出门、窗，并在顶部塔檐下以线刻的方式刻画出飞天的形象。舍利塔的设计者是别具匠心的，首先表现在斑斓的选材方面，其次，无论是须弥山的规模，还是波涛岩石，以及卷云台座的数量，都给人以统一整齐的感觉，由此说明这些数字的统一性并非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刻意设计的。

其次，舍利塔在制作时使用了彩绘的方式来表现恢弘的气势。在塔身的某些裂缝间，以及塔檐内侧至今仍然可以隐约见到朱砂的颜色。使用朱砂来做彩绘是唐代佛塔上的惯例。建造于681年的长安香积寺塔上便可见到朱砂彩绘木构建筑的形式。

第二，须弥山内图像的位置。

须弥山内的主要图像位置的确定问题，值得再次探讨。这里还涉及到舍利塔的组装问题。

从图像的表现来看，在正方向出现的图像应该是以佛为主的，而不应该是以某种动物为主的图像。但是，因为舍利塔现在的组合是何时完成的已经不清楚，从水泥、钢筋的使用来看，应该是近年完成的。从舍利塔所处的地点看，《长安史迹研究》（足立喜六： 《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 1 月）中谓该塔在“草堂寺西数十步的草丛中的一个小堂内”。本书是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应聘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二年（1910）在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期间，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测绘后，回国写成。而现在该塔的位置仍然在寺院西侧，可见，从清代至今其位置基本没有变化，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后人重新安装此塔时，其组合位置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出现了疏漏，将图像的位置没有准确地把握到位。

另据陕西省文管会在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8期所做报道，户县修整了草堂寺及鸠摩罗什舍利塔亭（陕西省文管会：《户县修整草堂寺及鸠摩罗什舍利塔亭》，《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8 期），是否对塔也进行了整修不得而知。这个短小的报道太过简洁。而在 1959年的游览记录中也未见有此述及（杨兆麟：《游鸠摩罗什法师塔院》，《现代佛学》1959 年第12 期）。

第三、关于塔的高度。

各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截止目前测得高度为 2.46 米。这是因为塔的台基隐于地下的高度不同，因而造成的。

第四、上引足立喜六书中说，本塔中的“舍利原放在龛中，今已散佚，成为空龛。”但是并未举出舍利散佚的任何证据，因而不敢妄断。

第五，关于罗什塔建造的时间。

建造罗什塔的原因，据载是为了埋藏罗什法师的舌舍利。最早将罗什与塔联系起来的记载在《佛祖统纪》中可以看到，记为魏孝文帝“二十一年（497），诏为太后建报德寺，为罗什法师于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佛祖统纪》卷第三十八）。但是，从现今罗什塔的形制看，显然不是三级浮屠的形制。而且这个“所居旧堂”是指哪里？罗什在长安的居住地如上所述有逍遥园、草堂寺等，但是不能证明此地指哪个。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谓罗什晋义熙中卒于长安，义熙中405-418年，一般论证认为鸠摩罗什圆寂于弘始十五年即公元413年。但是，至少知道在罗什逝后84年的北魏时期，便已由皇室为其建立了浮屠塔。只是这个塔的地点，以及其与今之罗什塔是何种关系，却不清楚。这个记载应该可以看做是对罗什和罗什塔联系起来的首次记载。但是，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中记述鸠摩罗什圆寂时说：“什临终，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异世，恻怆何言！自以闇昧，谬充传译，若所传无谬，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以晋义熙中卒于长安，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化，唯舌不变。后有外国沙门来曰： 罗什所谙，十不出一。’” 苏晋仁、苏錬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此中并没有起塔的记载，可见此时并未建塔，否则不会不记。

罗什塔的很多要素，都表现出唐代的风格。从整体来看与碑林博物馆所藏唐代的石灯有类似造型风格。该石灯通高194厘米，原藏乾县西湖村石牛寺。尤其石灯的顶部与罗什塔之刹座，以及两者底部的须弥山座的创意都是一致的。值得进一步补充的是，刹座宽大的仰莲造型是唐代单层佛塔刹座所普遍采用的建筑造型方式，保存至今的这些单层佛塔上可以清楚地见到，如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小塔。

山岳形态与日本奈良法隆寺内唐代的五重塔塔基内山岳的表现形态非常相似，而且两者都将佛教造像放置在山岳间来表现。

山岳的浓缩形态在唐代表现的很多，在1970年陕西咸阳市契苾明墓出土的唐代三彩四孝塔式罐上的山岳旁，将人物图像刻画在山岳旁，并有将山岳单独做出来，成为三彩山池的（如 1959 年陕西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三池即是，或仅有一座体量不高的小山（1991 年唐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陶假山仅高10.5厘米，见西安市文管会： 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 年第 1 期。）。

在法门寺地宫后室也曾出土了木制贴金的山岳残片，这些残片的时代是唐代中期，即 9世纪。可以说，唐代在佛教造像领域以山岳形态表现须弥山的方式较为普遍。

唐代最有可能建造罗什塔的时间有三个，一个是三论宗发展的高峰期初唐时期，此时吉藏法师健在，不仅弟子众多，而且影响力极大。但是，塔的外观表现却与初唐时期的艺术风格不一致，因而不能确定。

另一个时期是盛唐时期，草堂寺在唐代已经荒凉，从唐玄宗的诗词也可以看到，诗云：

“秦朝朗现圣人晨，远表吾师德至灵。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堪叹逍遥园里事，空馀明月草青青。”（日人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玄宗即已有此慨叹，很难不做修复并建造舍利塔。而且，从塔的形制和塔上的图像看，盛唐时期的特色最为明显。基座上神兽和祥云的纹饰组合，在庆山寺舍利塔记碑座底可以找到类似的图像实例，每组图像都被放置在一个框架内。庆山寺碑根据铭文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所立，神兽的头部有同样的云头纹饰。近期在长安县所发现的武惠妃墓石椁底部便有同类的造型，神兽的姿态都极为相似，此墓的时代亦为开元时期。另外，罗什塔塔身上的板门和棂窗，与登封净藏禅师塔塔身上的同类建筑形式、风格都是一致的，而后者所属便是盛唐时代。而罗什塔华丽的塔基也充分体现着盛唐时期佛教造像的华丽作风，从安国寺遗址出土的白石造像台座的雕造上便可以体会到了。

最后是晚唐昭宗时期。乾宁三年（896），敕于罗什法师译经处，重建草堂寺（《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三）。但是，同样从造型风格上与晚唐不符，因而不能确立。

第六，关于塔檐底部的线刻图像。此前在不同的书籍中都可以看到不同记载，有说是佛像，或菩萨像，或飞天像者，本次考察可以确切的说是飞天形象，而且是供养飞天，其他形象都没有出现。

第七，寻找刊载有罗什塔图片的书籍并列出。

此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可以追述该塔最早的形象，更加深入、正确地了解该塔的原貌。

第八、塔身上雕刻门扇的做法与汉文化中葬具上所使用的手法相同，值得关注。这也是佛教舍利器具造型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标志之一。如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双凤纹银棺，门扇的位置在棺头部；甘露寺地宫出土的长干寺舍利石函中的银椁和金棺上，其头部便是门扇，门扇上均未带锁。门扇的顶部还被雕刻了两朵卷云，卷云的风格与罗什塔类似。同样在甘露寺地宫出土的禅众寺迦楞频伽纹的银椁和金棺上，也都有门扇，而且纹饰的主体也是朝着门扇的方向供奉的。

第九、关于塔的保护。

从塔身上可以看到有细小的裂纹，从上向斜下方贯穿，估计应该是 2008 年汶川地震后造成的影响。对此应该做以保护，以免裂纹扩大。须弥山山峰的山顶部由于此前长期暴露在外，经多年抚摸已经异常光滑。这样的抚摸已经影响到山顶的造像，其中东北方向山顶上所雕造的一座小石塔顶已经难以看清，隐约可见塔顶下的飞檐。因而，文物的保护是持续的和重要的。

INCLUDEPICTURE \d "http:\\\\www.qiucinews.com\\qcsk\\attachement\\jpg\\site2\\20120713\\e06995f95b9f116a413416.jpg" \* MERGEFORMAT 


       
    
助刊芳名录

陈萍霞阖家
5000.00元

张斌 黄素英 张轩2000.00元

马鹏杰
1000.00元

柳彦君
800.00元

陈月红
500.00元

黄利文
300.00元

泮振涛
200.00元

王春焕
200.00元

单彩香
200.00元

泮新铭
200.00元

唐项卫东  200.00元

王树旺
150.00元

素  珍
100.00元

毛许权
100.00元

陆献赟
100.00元

郑晓红
100.00元

郑丁英
100.00元

郑开根
100.00元

马爱珍
100.00元

周来香
100.00元

陈金风
100.00元

许张铎
100.00元

祝跃花
100.00元

洪向暄    5000.00元

兴  学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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